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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升得老高了。周边的橡胶林静悄
悄。我仿佛见到了红土地上晃悠着一辆牛
车。车上坐着一个腰间披着一块染满红尘
的麻袋片的赶车人。我只见到他的背影和
身后两条嵌进雷州红土地上的清晰的车
辙。车辙很深，是很多车走过的那种。

这种早已湮没在红尘古道里的车辙，
在记忆中，它依旧像火车轮下的钢轨一
样，永不相交，却延伸至老远，老远……

——题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告别雷州半岛

的红土地都快50年了。
那里，我很熟悉，又很陌生。那里曾

经留下过我们的知青岁月，也留下了我们
的热血青春。就如那道扎进红尘古道中
的牛车的轮辙，即便湮没在红尘古道里，
却依然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马末就像两道深深嵌入红尘古道中
轮辙，湮没在红土地中成为永远。他成为
我的记忆，并常在梦中见他驾着牛车，在
橡胶林段的红泥路上一直前行，直到老
远，好像没有尽头。

自从我们知青从四面八方来到广州
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师二十一团，我被分
配到武装连。这是新建的连队，60多名知
青从搭草棚，挖水井开始，几经餐风露宿，
半年后终于安定下来。这里是新开荒，原
先都是茅草和原生林，显得偏僻而凄凉。
好在山间有一条石头河，常年流水潺潺。
给连队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也成了每
天最热闹的场所。特别是洗衣洗澡的最
好去处。

这里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也是雷州
半岛的尽头。自古有“徐闻泥，雷州米”的
说法。这里的红土地非常肥美，但这些红
泥土晴天红尘滚滚，雨天又粘又滑，走路
难，骑自行车也难。每家门口，都设定刮
泥的装置。随时刮掉粘在鞋底的红泥。

石头河并不大，是从调风岭流过来
的。满河都是黝黑的雷石，水就从雷石中
穿行，撞起雪白的水花，非常壮观。河水

弯弯绕绕，直至流进大水桥水库里去。只
是到了雨季，石头河也会咆哮奔腾，卷起
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大漩涡。

武装连没有固定的割胶林段，平常除
训练外，只有养牛、养猪、养羊和种植瓜菜
的任务，并随时抽动去作战备值班和执行
守护、架设通讯设备任务。哪里需要就到
哪里去，所以也叫机动连。

连队里数马末年纪最小，个头也最小，
不过机灵活泼，大家都喜欢他。他是潮州
知青，讲一口带潮州话音的普通话。他的
主要任务是赶牛车的司机，兼管卫生室一
些常备的简单常用药。所以，大家有时戏
称他叫“马司机”，有时又叫他“拉牛车的马
大夫”。无论别人怎样叫，他都乐呵呵地答
应，就像一名实实在在的司机一样。

在红泥土地上驾驭牛车，也是一门技
术活。连拉车的牛都能准确地踏着前牛
走过的脚印前行，让两个高大的牛车木轮
沿着前车走过的轮辙向前。或可这样省
力，抑或是传统习惯。这里的驾车人也有
一个标准着装，就是腰间系着一块贴屁股
的麻袋片。平时用作垫坐，当牛拉车上坡
吃力时，就贴着坐到牛背上。听说这样能
助牛发力上坡。因为牛拉车上坡时要弓
着背，很难发力，人坐到牛背上，将牛背压
平，牛就自然增加了力气。所以，马末每
次出车，也像当地人一样，披上一块沾满
红尘的麻袋片，挺像战士披上的铠甲，似
足一个兵团战士的模样。

当年，我在武装连担任指导员。始终
对这位勤快的兄弟倍加关爱。他没有父
母，从小是由祖母带大的。初中未毕业就
匆匆上山下乡来了。他没有太大的希望，
只要能养活自己，能接济祖母晚年生活就
行了。为了节省路费，几年的春节他都不
回家探亲，而留下来值班，他说，将节省下
来的路费和加班费全寄给祖母，就足够祖
母安排半年的生活费了。

1973年秋，我有意地推荐选送他到卫
生学校读三年书，但他推辞了。他的理由

是自己文化底子差，生活担子重，还是留
在兵团工作好。

1976年秋的一场特大的台风雨，将武
装连的牛栏、猪舍全部掀翻了。猪仔都被冲
到河里了。母猪为了救猪仔也掉河里了。
马末为了救起母猪也被卷进河里去了。

发大水时的石头河，河里雷石间卷起
一个个漩涡，纵然熟习水性，也是很难冲
出这山洪的漩涡的。全连出动，沿河呼号
寻找，也找不到马末了。

到了第三天，我们才在大水桥水库上
发现，并找到了马末的遗体。把他运回连
队附近的山边大路旁，选一个朝阳向东的
地方安葬了他。让他朝着家乡潮州的方
向，长眠在祖国半岛南端的红土地上。我
们为他的坟墓立了一个墓碑，在一块乌色
的雷石上刻上“潮州知青马末之墓”。并
在墓碑的两侧，种了两棵剑麻。因为剑麻
很坚强，它的根会深深地扎进这红色的土
地中去。

后来，我被调回团部宣传处当干事
了。1977 年 10 月 21 日全国恢复高考之
后，我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了。在离开
兵团上大学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带上茶果
和工夫茶去与马末告别。我背靠在他的
墓碑上，给他点上一支香烟，斟上一轮又
一轮的潮州工夫茶。在月光下，我与长眠
在南疆的兵团战友马末惜惜话别……因
为，全国高考恢复之后，知青回城的闸门
全面打开了。无论如何，我们折返兵团的
机会都很少了。

月亮升得老高了。周边的橡胶林静
悄悄。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仿佛见到了红
土地上晃悠着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
腰间披着一块染满黄尘的麻袋片的赶车
人。我只见到他的背影和他身后两条嵌
进雷州红土地上的清晰的车辙。车辙很
深，是很多车走过的那种。

这种早已湮没在红尘古道里的车辙，
在记忆中，它依旧像火车轮下的钢轨一
样，永不相交，却延伸至老远，老远……

湮没在红尘古道的车辙
■ 许冠华

每年盛夏炎热之际，树菠萝恰似携着
一股迷人的甜香款款而来。大自然馈赠
的佳果，它像极了硕大绿晶石，悬挂于枝
干和树身，树菠萝的出现是味觉的享受，
也是夏日难得的一抹甜蜜。其芬芳如同
夏日清风，轻抚着我那被燥热折磨得疲惫
不堪的身心。富有魅力的树菠萝，真不愧
是夏日水果中的璀璨之珠。

化州友人邮寄了干苞树菠萝，重约二
十五斤，看外形与冬瓜一般大小，长得肥
胖，惹人喜爱。在茂名，当地人更愿意称
呼它为“菠萝”。树菠萝的独特之处，不仅
在于它布满稠密棘的外皮和甘美口感，更
奇特的是它的形态之大和挂果方式，重达
几十斤一个的果实成长在树枝。我曾在
化州见过能挂果上百个的菠萝树，直让人
惊呼神奇。

我用手轻轻拍击树菠萝，浑厚的声音
传达出果实已熟的信号。鼻子凑近闻，一
缕甜甜的果香悠然飘入鼻中。这香气清
甜且独特，它有别于其他水果的，显得更
为清香。仅是闻到这股香气，口中便不自
觉地分泌出唾液。这甜香的果味，勾起在
化州工作时我常跑去友人家中品尝树菠
萝的回忆。

树菠萝表皮遍布稠密的棘，当用手摩
挲它时，那独特的触感仿佛在诉说着它的
过往。开树菠萝不是轻松活，友人贴心微

信传了实操视频，亲自口授。底部垫厚纸
皮，给刀抹上花生油，刀口绕着果实中部的外
壳用力划一圈，对半掰开后，露出金灿且肥厚
的果肉，水润仿若未经雕琢的蜜蜡簇在一起，
带着馥郁芬芳的果香，让人喜爱至极。果肉
之中，包裹着一颗杏色的果核。取下果核那
一刻，我的心便也如同这无核的果肉，渐渐
柔软。将菠萝肉入口，其口感鲜美，干苞品
种的果肉甘甜脆爽，甜而不腻。那种甘甜宜
人的味道，口齿留香，令人久久回味。

把树菠萝果芯切除，剥离果肉变得容易
许多。树菠萝肉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果香满屋。品尝到树菠萝的美妙滋味，内心
顿感无比的满足与愉悦，这幸福不仅仅来自
树菠萝的美味，更来自友人的深切的关怀。
一颗菠萝肉入腹，我再次伸手拈起一颗。无
论是用手轻轻捏住一颗菠萝肉，还是将其数
个码在盘子里，都令人心生愉悦，好似这鸡
蛋大小的菠萝肉能带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

在友人的耐心指导下，很快把菠萝肉剥
离完全，果肉满满当当装了 6 个盘子，呈现
出令人垂涎的饱满状态。我把菠萝肉放入
冰箱保存，冰镇后再食用，菠萝肉的果香和
冰凉的口感巧妙融合，成为解渴的灵丹妙
药。此外，树菠萝核也大有妙处，蒸煮后食
用，粉糯的口感与板栗口感相似，更有补气
通便的功效。由于友人赠予的树菠萝得肉
率高，便招呼亲友来家里一同品尝。围坐在

茶几旁，聊天赏果。看着亲友吃着香甜
的树菠萝如此享受，我的食欲大增，不知
不觉中已然饱腹。在化州工作时与友人
围坐一起品尝菠萝肉的美好回忆涌上心
头，仿佛昨日重现，内心满是对友人的感
激和对化州风土人情的怀念。送别时赠
每人一袋果肉，意欲把友人佳果带来的
愉悦感传递给他人。

树菠萝是夏日的甜蜜使者，让我在
这酷暑纵情享受着它的鲜甜！在树菠萝
的甘美芬芳中，我仿佛正经历一场奇妙的
夏日盛宴。这鲜甜的树菠萝，饱含着夏日
的美好，不仅带来夏日的清凉慰藉，还体
现了友人对我的关爱。每一口菠萝肉的
滋味，都饱含着友人的关怀，甜入心脾。

品菠萝 ■ 黄燕

流星流星
宇宙的探险者
不问归途

命运命运
一场不停歇的针炙
让灵魂
一直醒着

彩虹彩虹
一道美丽之门
让我相信了
天堂的存在

影子影子
既不拖你的累
也不沾你的光

灵魂灵魂
把灵魂孵化
才可以见到
一个真正的自己

名字名字
一件神圣的外衣
任时光冲洗
依然光鲜

瀑布瀑布

把生命的痛
铺展成一幅
让世人仰望的
壮美

乌鸦乌鸦
我没有面具
我不玩变脸
我只有一套黑色的礼服
我是一只乌鸦
我是一只千年如初见的乌鸦

死亡死亡
不是
世界把你误删
而是
自己已把世界屏蔽

天空天空
一颗颗星星出走
给天空
留下了
一张破碎的脸

墓碑墓碑
墓碑之上
一只小鸟

在静静休憩
仿佛回到了巢
行人的脚步
也无法惊动
它的梦

萤火虫萤火虫
我是撒落黑夜的种子
明天
我将开出
太阳的花朵

佛的忠告佛的忠告
不是所有的单
我都接

习惯死亡习惯死亡
一根头发，一颗牙齿脱落
是微死
半生已过
是中死
大病一场，死里逃生
是假死
最后眼睛闭上
不再醒来
是真正的大死

生命如瀑（组诗）
■ 庄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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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说到陈小雅为了张松东给出的

1200 万奖励，特意设了个饭局，打算趁机
对龙涛明实施美人计。龙涛明将如何应对
眼前的这出诡计暂按下不表，因为时下国
际局势风起云涌，还有另一场更可怕的巨
大阴谋正在国外滋生，也将从暗处向龙涛
明袭来。

话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知，江南市树
脂总厂科技攻关生产出了具有超耐高温超
耐高压性能，可以应用到太空、火箭等军事
领域的最新产品，中国国防部已有用它取
代老一代产品的计划，马上向美五角大楼
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了这一消息。他们得
出结论，应用树脂总厂的新产品，强度可以
使军事飞行器达到亚超高音速，震惊了美
国军方头目。于是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
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树脂总厂的生产技术，
必要时候，对江南市这间工厂进行破坏。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刻也不敢耽搁，通
过强大的数据库，很快就在移民来美国的
中国人中，找到了几名与树脂总厂存在关
联性的人员。第一个是现任树脂总厂厂长
龙涛明在大学时的初恋寒雪，第二个是已
退休厂长罗为民的老婆孙丹，第三个是树
脂总厂办公室主任岳云太的儿子，今年刚
到佛罗里达州大学留学的岳龙。美国中央
情报局中国区负责人约翰经过衡量，决定
把寒雪和岳龙发展为协助他们开展这项工
作的重点对象。

龙涛明这位初恋寒雪是一个怎样的人
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大学时期，寒雪读
文科，龙涛明读理科，两人同届不同班。因
同样爱好文学，他们在学校的文学沙龙活
动上相识相爱。

寒雪的家乡在辽宁抚顺市。其父亲是
露天矿工人，母亲年轻时是县文艺宣传队
的花旦。寒雪长相姣美，继承了其母的秀
丽姿容。父亲作为劳动模范，常年驻守工

厂，一年都见不了母女俩几次。小时候的
寒雪经常跟随母亲四处演出，身边见到的
都是些脸蛋漂亮的叔叔阿姨，久而久之，便
养成了她以貌取人的性格，长大后更常自
称为“外貌协会”会长。

到了大学就读中文系的寒雪，看来看
去，本系没有一个男同学够得着她的审美标
准，直到参加文学沙龙时遇见了外系的龙涛
明。她见龙涛明长得气宇不凡，国字脸上镶
嵌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圆眼睛，五官端庄、
身轻体健的样子，第一眼便有触电的感觉。
在听到龙涛明发表，关于祝英台与梁山伯这
出经典爱情故事的看法后更是大为倾慕，当
场认定龙涛明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很快，寒雪展开了对龙涛明的追求。
例如，时不时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请教龙涛
明，或者生活上碰到一些体力活时请龙涛
明来帮忙，还会自己买来两张电影票却借
口说闺蜜临时有事“放飞机”了，邀请龙涛
明一起去看，顺便两人写篇影评等等。一
来二去，龙涛明逐渐对寒雪产生感情，同意
了与她交往。看到寒雪和龙涛明成双成
对，理工科男同学心里十分羡慕，理工科女
同学则对寒雪“杀过界”（文理为界）既妒忌
又愤恨。在学校临毕业那学期，寒雪几次
主动投怀送抱，龙涛明都保持青春期男孩
少有的定力拒绝了她。

寒雪是不甘平凡的女孩，不想毕业后
就找个普通单位上班，然后嫁人相夫教子
终了一生。她偷偷报名考了托福，成绩相
当好，便把毕业成绩单和托福成绩一同寄
给美国多所大学，看能不能争取出国去读
研究生。出乎预料的是，美国弗吉尼亚理
工大学竟然给她邮来了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录取通知书。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寒雪也动员过龙
涛明一同赴美。龙涛明却觉得自己家在农
村，父母辛苦供自己读大学，现在毕业正是
回报家人的时候，对出国没有一点想法。
寒雪最后自己出了国，临走前对龙涛明表
示，她去美国学成一定回来，要龙涛明一定
等她。但寒雪一踏上美洲这块土地，便把
她对龙涛明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并主动
断绝了联系。寒雪本就喜欢英俊帅气的中
外混血儿，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港澳台，
歌星影星目不暇接，她最关注那些混血
儿。到达美国后，寒雪看着周围高大威猛
的白人男性，更是暗下了要自己生一个漂
亮混血儿的决心。而作为“外貌协会”会
长，寒雪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身材相貌，每
天下午上完课都会到学校的健身房去锻
炼。寒雪健身的目的很明确，经常做“罗马
尼亚硬拉”这个动作来锻炼腰、臀、腿部位，
以求塑造凹凸有致的身形。

在寒雪留学时期，美国要求情报部门
监视全球，招揽各国到美留学生或移民作
间谍，特别是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寒雪成
了他们的猎物，暗中观察一段日子后确定
寒雪喜好男色，便针对这一点专门给寒雪
布下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圈套。

这天下午，寒雪如常来到健身房，发现
她的位置被一个魁梧英俊的白人小伙占着
了。走近一看，此人长着一张明星脸，肤色
洁白且肌肉发达，正在做着娴熟的健身动
作。寒雪顿时犯起了花痴，定定站着暗喜
道：这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白马王子吗？

随后一连十多天，这个白人小伙都在
同样时段出现在健身房，不断吸引着寒雪
的关注。他每次来，已对他陷入痴迷的寒
雪总站在旁边观赏。有一回白人小伙在离

开时，忘记了拿书包。寒雪抓住这个千载
难逢的机会，拿起书包追上去。小伙子彬
彬有礼，热情向她表达谢意并说自己叫吉
姆，寒雪也赶紧做了自我介绍。两人正式
相识，相谈甚欢，还互留了联系方式。寒雪
得知，吉姆是摩根家族成员，现在弗吉尼亚
理工大学读博，非常喜欢健身活动，同时也
是大学橄榄球队队长。之后每次见面，都
是寒雪主动邀约。她觉得吉姆特有情调，
人情味挺浓，不像其他美国人一起消费埋
单要AA制，他俩出去吃喝玩乐每次都是吉
姆抢着埋单。不断交往下来，她彻底堕入
了吉姆编织的情网。

寒雪偶然发现，吉姆遇到漂亮欧美女
郎，会情不自禁地瞟一眼。她不知道这是
全世界男人的通病。为了牢牢抓住吉姆的
心，寒雪决定假期去韩国整容。吉姆说：

“你已经是中国人里最漂亮的了。天啊，还
整什么容？”寒雪态度坚决，非去把自己的
鼻子、胸脯、臀部整得高高隆起来。说实在
的，寒雪在韩国整容吃了不少苦头，但非常
成功。当然费用还是吉姆替她出的。

整容后，寒雪除了稍嫌自己的肤色外，
对身体各部位都非常满意，认为足以让吉姆
为她死心塌地了。国外学校采用学分制，不
抓到课率，所以他俩玩乐的时间特多，远至
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巴西的亚马逊雨
林、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小旅馆、南非的博茨
瓦纳草原等地，满世界旅游，肆意享受。

一年后，在寒雪住的公寓。两人尽欢
后，吉姆一脸冷漠地从书包里拿出一大沓
账单，同寒雪算起了自他们交往以来一起
吃喝、旅行、购物以及整容在内的所有花
费，总额之大吓得寒雪张大嘴巴合不上！
吉姆摊牌说，自己并非普通大学生，而是中

央情报局派来的，现在给寒雪两条路：要么
还钱，还不上则被起诉坐牢；要么帮他们干
事，以抵销这笔账。寒雪当然知道中央情
报局是干什么的，但为避免坐牢，寒雪选择
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美国中央情报局英文简称CIA，下辖有
情报、管理、行动及科技各处，专门做破坏
敌对国家的行为，例如绑架、谋杀别国领导
和有关人士，采取一切手段颠覆敌对国家
政权。其势力大得惊人，凌驾于全世界的
法律之外，以美国国家安全为借口做尽坏
事，简直罄竹难书。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
比邻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总部大楼
占地约 200 亩，前楼两头高中间低，三座后
楼一长两短，都有走廊相连，从空中俯瞰形
状活脱脱一个大蟾蜍。

寒雪和 CIA 情报处中国区签订协议
后，便封闭半年进行高强度的间谍培训，掌
握了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各种间谍知识技
能。经考核毕业后，CIA交给她的任务是，
通过色诱和利诱，策反有利用价值的中国
留学生做他们的间谍。对此，思想早已扭
曲异化的寒雪做得很出色，日渐受到了CIA
的重用。

如今，树脂总厂的高科技新材料，被应
用到中国高端国防工业。CIA 掌握到寒雪
是龙涛明大学时的初恋，便重新安排寒雪
工作，遣派她到江南市执行窃取该新材料
的生产技术，同时对树脂总厂进行彻底破
坏的秘密任务。

问题来了，寒雪自到美国就主动断绝
了同龙涛明的联系，七年后却要突然重新
出现在龙涛明面前，说这么多年心里始终
挂念着他，希望与他重修旧好。如何做到
毫无破绽，不会引起怀疑，还需要先编造出
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故事。为此，CIA中国区
负责人约翰组织了数个中国问题专家进行
研究。这些专家真不是吃素的，一个多月
便为寒雪编好了故事，并让寒雪多次排练，
做足上演旧情人重逢一幕的准备。

第二十七章

◎小说连载 ■阿明

吃过晚饭，见那明晃晃的火球已落进
了远山的怀抱，地面烘烤一般的暑气也慢
慢地随风消散了，我便下楼到小区的花园
里散步。

花园里绿树成荫，东边繁花满枝的紫薇
树让人赏心悦目，而西边果实累累的龙眼树
更惹人喜爱。树荫深处，嗷嗷待哺的雏鸟在
巢里不停地叫唤，母鸟衔着虫子或果肉飞出
飞入，引得散步的人都停下来观看。

穿过紫薇花径，忽然听到了一阵尖叫
声。抬眼望去，只见一个高个子男孩正拿
着竹竿往龙眼树上用力一捅，一团东西

“嗖”的一声掉了下来。几个看热闹的孩
子围了上去，有个小男孩还拿着一根树枝
戳来戳去。我意识到很可能是捅了鸟窝，
急得边往前跑边大喊：“住手，赶紧住手！”
果不其然，原来真的是一个鸟窝，里面有
两只皮肤红嫩的雏鸟。其中一只显然断
了气，小脑袋软软地耷拉在鸟窝边沿，眼
睛已闭上。另一只则无力地颤抖着翅膀，
半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着。我说不出的
心痛，便冲着他们厉声说道：“你们怎么能
这样？老师家长没教你们不能打鸟吗？”
高个子男孩看看地上血肉模糊的雏鸟，又
看看愤怒的我，“哇”的一声哭了。一个年
轻的妇女闻声走了过来，一把搂住高个子
男孩。当她从儿子口中了解到事情的原
委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就是两只还
没长毛的鸟儿，你何必小题大做？”说完，
她便拉着儿子气冲冲地走了。我呆呆地
站在树下，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这里生活久了，我早已适应了有鸟
儿相伴的日子。每天清晨，在鸟儿悦耳的
唱和声中，我慢慢睁开眼，起床伸个惬意
的懒腰，再踏着鸟儿的欢歌声出门上班。
中午回家，鸟儿安静地藏在树丛深处，但
有时也会出来活动，给人意想不到的惊
喜。记得有天吃午饭，我不经意地看了看
窗外，忽见一对鸟儿正在树荫里卿卿我
我。其中一只鸟儿时不时抖一下翅膀，扭
一下脖子，再俏皮地叫几声，然后瞄一眼
它的伴侣。而它的伴侣安静地站在一旁，
一脸温柔地看着它，偶尔用嘴巴轻抚一下
它的羽毛。可惜我这个大灯泡似乎被发
现了，它俩转头看了看窗内的我，再默默

地对视了一眼，便头也不回地飞走了。我
不禁好笑：鸟儿啊鸟儿，我又不是班主任，
不抓早恋的，你们慌什么慌？

不知何时，那只奄奄一息的雏鸟也死
了。母鸟从树上飞了下来，围着死去的孩
子不住地哀鸣，我的心里满是伤感。看着
年轻的妈妈拉着儿子越行越远，我不禁叹
了一口气：她知道疼爱儿子，难道就不知
道鸟妈妈也疼爱自己的孩子吗？

童年时，每到春来，总会有燕子在我家
屋檐下做窝。我嫌它黑不溜秋的，就想着
把它赶走，却被阿婆骂了一顿，她说燕子是
吉祥鸟，叫我千万别伤害它。后来小燕子
出生了，看到它们嘴巴张得老大闹着要吃
的，我感到新鲜又神奇，觉得小燕子让生活
变得有声有色的，还真不错。可有一天，我
从燕子窝下面经过，冷不防一团黏糊糊的东
西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伸手一摸，哇，好臭，
抬头一看，原来是燕子妈妈做的好事。我气
得立即拿起屋角的一把铲子，准备向它砸过
去。母亲刚从厨房出来，见此忙抢过我手里
的铲子。她告诉我燕子每天都会到田里捉
很多害虫，对我们农民帮助很大。见我还是
气呼呼的，便又说燕子妈妈又不是故意的，
我如果伤害了它，小燕子很快就会饿死
的。我想小燕子没有了妈妈也确实挺可怜
的，便答应母亲不跟燕子计较了。

我的母亲读书不多，她不懂得什么是
生态文明，更不懂得人与自然要和谐相
处。她只是以一个农民和母亲的善良本
性，教育我对待鸟儿要将心比心、知恩图
报。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白居易写的那首

《鸟》：“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
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是啊，生命
从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怎么可以凌
驾在万物之上肆意地践踏生命呢？老子
也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表面
看来，天地一点也不仁慈，把万物看作用
茅草扎成用于祭祀的刍狗，任其自生自
灭。可天地的不仁，恰恰说明众生平等。
我的母亲不懂这些道理，可是她却懂得换
位思考，教我善待生命，善待鸟儿。

劝君莫打枝头鸟。受到伤害，鸟儿也
会痛，也会流泪。

劝君莫打枝头鸟
■ 张玉婵


